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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在黄河路的一间老旧公寓里，

住着耄耋之年的鲁全发。鲁老曾任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副局长，那

天，他习惯地坐在已泛黄发亮的藤

椅上，讲述起70多年前他侦破杀害

李大钊的凶手“了明禅师”雷恒成案

的过往，那段给他留下终生印记的

尘封往事，依然清晰如昨。

检举信
主谋仍逍遥法外
1952年金秋时节，上海市公安

局新成分局（现静安分局）局长马益

三眉头紧锁，双眼紧盯着手里的信

陷入了深思。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人

民来信，而是由上海市公安局转来

的公安部漆封、挂号检举信。

检举信是一名姓赵的北京市民

在1951年6月10日亲自送往北京

市公安局的。信里写道：“谨向政府

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

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

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

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

致李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

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

求捕获，以彰国法……”

有关破获杀害李大钊先烈主凶

的来龙去脉，马局长心里是清楚的，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的

朱文刚率领8位民警和中央警卫团

一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功德

林监狱，一行人走进大厅时，朱文刚

突然发现墙角边立着一座绞刑架，

十分刺目和阴冷。他问一名旧警

察：“你们用这个洋玩意儿处决过死

刑犯？”

有人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

党首领李大钊。”尽管这个声音很

轻，但对朱文刚来说，“李大钊”这3

个字无疑是一个巨雷般的震响。他

连一秒钟的思索也没有，几乎是吼

着对在场的旧警察命令：“你们把它

看好了，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

发现，那么杀害李大钊等19位先烈

的主谋又在哪里？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

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冯基平收到一

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

中写道：“……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

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处长吴

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

菖号……”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

归案。审讯中，他对策划、抓捕李大

钊的罪行供认不讳，同时还交代了

另一个主谋：副处长雷恒成……

此刻，这封从北京辗转而来的

检举信就在马益三局长的面前，另

一主谋雷恒成已潜逃到了上海。上

海岂是他的藏身之地？哪怕钻进地

洞也必须把他揪出来。

想到这里，马局长站起身，脸色

严峻地对警卫员下令：“请六股股长

王天杰同志到我这里来一下。”

目标清
却查无此人

新成公安分局的六股负责隐蔽

战线工作。追缉雷恒成的任务理应

交给六股的同志们。王天杰来到马

局长办公室后，马局长只是把那封

举报信递给他看。这封信王天杰看

得很慢也很细，他读完最后一个字

时，抬起头对马局长说：“我们要和

时间赛跑，尽早抓获雷恒成。”马局

长肯定地点了点头，“我给你3天时

间破案，能完成任务吗？”王天杰一

个敬礼：“一定完成！”随后，他转身

走出办公室。此时，天色已暗。

直到现在，鲁全发还能清楚地

回忆起接受任务时的情景：那天他

从食堂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王天

杰股长已在等他了。股长把信交到

他手里说：“给你看封信。”

当时的鲁全发刚满19岁，可检

举信中的内容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他义愤填膺，想到李大钊这位革命

志士在酷刑中坚贞不屈，最终慷慨

赴死，他愤怒到恨不得立即把主谋

绳之以法。

王天杰和鲁全发凑在一起商量

信里的线索、路径和方向：“了明禅

师”雷恒成；“卖卜”谋生；满口黄牙；

一块从不离身的末代皇帝赏赐的金

挂表；上海跑马厅附近的马立斯路

（今重庆北路）……只是马立斯路上

住着千家万户，雷恒成究竟在哪个

门洞里？

目标明确，鲁全发“噌”地站起

身：“我这就去当地派出所调户籍资

料，查询雷恒成的下落。”

商讨完行动方案，鲁全发信心

满满地根据检举信上的线索去查阅

户籍资料。然而，鲁全发把每一张

户籍都翻看过了，却并无此人，连户

籍民警都说不知道辖区里有个叫雷

恒成的。

但鲁全发不死心，他在户籍登

记中又仔细查找了一遍，突然，一个

叫“赵志安”的人跃入眼帘。二者虽

然名字完全不同，但年龄、籍贯、职

业“卖卜”以及户籍照片与检举信里

描述的瘦脸、蓄有山羊胡子等样貌

相仿。会不

会雷恒生为

掩盖真实身

份 用 了 假

名？

据派出

所 民 警 反

映，赵志安

夫妇是从中

国台湾迁来

上海的，因

年老体衰，

几乎足不出

户，对他的

了解只限于

户籍登记上

的那些内容。

离开派出所后，鲁全发决定走

访附近群众，请他们辨识一下见没

见过有这些特征的以“卖卜”为生的

老头？虽然“猎人”鲁全发似乎嗅到

了狐狸的气味，但他问了一个又一

个居民，都说不认识。

天完全黑了下来，马立斯路周

边少有行人。就在这时，鲁全发看

见有位穿旗袍的妇女正走进一个门

洞，他紧走几步，再次掏出照片询

问。那位妇女迟疑着说：似乎见过

这个古稀之年的北方老头，好像称

自己是“了明禅师”，算命很准，平常

很少和邻居来往，有时听见若隐若

现的木鱼声从他家传出来。可能住

在马立斯公寓46号……

鲁全发一下子兴奋起来，可那

妇女的回答都带有“好像”“可能”，

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但他觉得

是时候正面侦查了。

巧改扮
一眼识破凶犯

第二天中午时分，鲁全发来到

局里的仓库挑选衣物。在制定行动

方案时，他觉得化装侦查是个好办

法。雷恒成既然是个“卖卜”的，那

他可以假扮成算命人上门。他选了

件灰色长衫，一顶铜盆帽和一双方

口布鞋，穿戴整齐后，便朝跑马厅附

近的马立斯路走去。

鲁全发径直来到马立斯公寓

46号5楼的“赵志安”家。开门的是

个老太太，她吃惊地盯着这个上门

的陌生小伙子。鲁全发赶紧说明来

意，是来请“了明禅师”算命的。老

太太点点头，转身朝里面招呼了一

声，便将鲁全发引进了门。

鲁全发警觉地观察着四周，房

间并不大，他一眼就看到有个老头

坐在藤椅上，身形消瘦，脸色灰暗，

但一撮山羊胡子却很醒目。

老头见了鲁全发，挤出一丝笑

意问道：“小伙子，是来求签的，还是

来算命的？”他说话的口音是纯正的

京腔京味，那一口黄牙却在张口间

暴露了出来。

不知是因为天热还是紧张，鲁

全发的脸上渗出

了细密的汗珠。

他在 心 里 对 自

己说：冷静、冷

静，绝不能露出

破绽。鲁全发回答说自己刚从乡

下来到上海，想找先生算算命，测

测前途。

老头“嗯”了一声，让鲁全发报

上生辰八字，然后闭上眼睛念念有

词。一忽儿猛地睁开眼睛道：“小伙

子，你命里有双运，何为双运？一是

财运，二是官运。你不但能找个好

工作，而且还有官运呢……”

老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双

运”，鲁全发心里有事，左耳朵进，右

耳朵出。此间，他已看得分明：老头

的年龄、相貌、口音，连同他的黄牙

都和检举信上列出的特征对上了

号，鲁全发甚至觉得老头的牙齿还

不是一般的黄，如果不是抽过大烟

或是鸦片，绝不至于如此黑黄。可

是，在证据不能一一落实到位的情

况下，绝不可以随随便便地抓人，明

明看到老头的头颈里戴着金挂表，

却无法验证挂表的内壳里究竟是不

是有末代皇帝的御像？这是鲁全发

最大的心事！

他在动脑筋怎么才能让老头打

开挂表？趁老头喝水的间隙，鲁全发

有主意了。他说：“谢谢你给我看下

时间，我3点钟要去新闸路桥那里报

名招工，现在走过去还来得及吗？”

老头很自然地打开挂表，就在

那一刻，鲁全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

末代皇帝的头像……证据确凿，老

头就是雷恒成，当年杀害李大钊的

主谋之一就在眼前。

无须周旋了。鲁全发付了算卦

的钱说声告辞，便离开了马立斯公

寓，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回局里，此时

正是下午近3点。

当晚，鲁全发、夏咸俊和潘澄3

人一起去了雷家。这一次是上门对

雷恒成进行抓捕。这时，雷恒成正

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当他睁开眼

睛看到下午来算命的乡下小伙子此

时穿着警服，什么都明白了。

鲁全发在当地治保主任的全程

见证下，搜查了雷家。他们找出了

几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的是雷

恒成的身份证明以及多张任职证

明，有他在日本宪兵警察所的毕业

证书、宣统陆军警察兵课毕业生执

照、日伪任命状及日伪时期的二等

勋章等各种他“辉煌历史”的证明。

此外，还有德国军刀一把以及五六

块各式金挂表……

有意义
告慰先烈英魂

1952年10月20日，对雷恒成

的审讯就在政保科（此时“股”已改

成“科”）进行。

在雷恒成签字画押的交代中，

他的这段叙述或许可以还原当年情

景：“1927年左右，我在做侦查处帮办

时，北京邮政局在信中发现有共产党

员在俄国兵营里住，报告京师警察总

监后，总监陈兴亚侦缉处负责侦查，

处长吴郁文派侦查科科长杨某负责

具体工作，汇报，讨论，研究，有时我

是参加的（看阅公文），因地点在俄国

兵营内，捕时必须事先和外事团各国

（美英日法德）交涉妥当，才准军警入

内，约一个月，由外交部与外交团交

涉后即派军警入内，逮捕李大钊等同

志二十余人。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

产党的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

执行逮捕是由吴郁文和我带了四五

十个警察执行的……后约有十余人

被处绞刑而死，李大钊一支手枪被

我留用了……”

1927年4月6日，吴郁文和雷

恒成率领军警执行张作霖发布的

“四六”大逮捕命令。当时，吴郁文

是总指挥，雷恒成是副总指挥，他们

将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

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抓人，抓捕了

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有关那天的抓捕情况，李大钊

的女儿李星华已记录在散文《十六

年前的回忆》之中。她回忆道：“4

月6日的清晨，当父亲李大钊还在

屋内写字，自己坐在外间木椅上看

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

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

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李大钊听到动静后，安慰了女

儿几句，便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

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向外走去。

“很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

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

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

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

起来。他们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

口对着父亲和我。父亲瞅了瞅我

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

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

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

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

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之后，军警们夺走了李大钊的

手枪，搜身后将他绑起来拖走了。

这个夺走李大钊手枪的人，不是别

人，正是雷恒成。此后，他还将那把

小号勃朗宁手枪占为己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

被关押了22天，受尽折磨，甚至被

残忍地拔去了手指甲。临刑前，李

大钊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完成了

2700字的《狱中自述》，其中写道：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

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

知。”这篇革命文献是李大钊对无产

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见证，是一曲

豪迈的正气歌。李大钊慷慨就义那

年仅38岁。

在审讯中，雷恒成对当年作为

主谋之一杀害李大钊的事实供认不

讳。华东公安部在处理意见中证实

了雷恒成汉奸的身份，明确了他谋

害李大钊等多名同志的犯罪事实，

建议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采访鲁老时，他真诚地说：“我亲

手办了这个案子，觉得自己做了一件

有意义的大事，凶手的落网，彰显了

正义和公平，也因此告慰了李大钊等

无数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魂……”

（本版图片由上海公安博物馆提供）

寻踪杀害李大钊案的
细枝末节 ◆ 章慧敏

1927年，李大钊等
19位先烈被捕英勇就
义。1952年，杀害李大
钊的凶手“了明禅师”雷
恒成在上海落网。当年
办案的19岁侦查员鲁全
发如今已是九旬高龄，
他给我们讲述了侦破此
案的细枝末节。

■前排右一为当年的鲁全发

■

李
大
钊

■雷恒成的拘捕搜查票■雷恒成案预审卷


